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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食堂始末之六

津 沽 文 丛

周铨曾是《八小时以
外》杂志编辑，也是一位美
食家。他是吃周家食堂名
厨安筱岩师傅做的饭菜长
大的。他生前曾说：“我家
每逢喜庆节日或招待亲友，
都是家宴，因为自家厨师做
的饭菜胜过任何一家餐馆，
我也不记得哪位亲友家的
饭菜能超过我家。”

谈到安筱岩师傅，周铨
说：“他所做的所有佳肴，除
了糟熘大肠和鳝鱼（这是因
为我的心理作用）外，没有
我没吃过的。天津解放前，
我只随大人吃过两次饭馆，
一次是为了品尝玉华台特
有的汤包，一次是父亲周衡
带我、庄乐峰带他的孩子在

大约今天成都道的小猫饭
店吃西餐。”

安师傅亲手教了两个
徒弟十几年，但徒弟的厨艺
水平赶不上他。烹调不同
于普通产品制造，按同样的
菜谱，做出菜的水平可能差
别很大。烹是运用食材的
不同加工工艺，如炸、炒、
熘、爆、炖、焖、煨、烧、扒、
煮、烩、煎、蒸、烤、涮、熬、酿
等，以及对火候的掌握；调
是运用各种不同比例调料
调味，决定菜品水平。烹是
基础，调才是关键。菜的鲜
美程度大有高下：一个不会
做饭的人，白水煮萝卜丝做
汤，加些盐、味精或鸡精，喝
起来也会觉得不错，可要想

做出高级的美味，则全凭厨
师对味觉的把握。一个人
的乐感、美感、味感、嗅感的
水平固然可以后天培养，但
对于安筱岩师傅来说，“他
可算是厨师中的天才”。

以周家排骨成功地从
东坡肉脱胎，创制出一个
全新菜品为例。东坡肉有
两种做法，都是先略煮一
下，然后加佐料红烧，不同
之处在于，一种是切成小块
肉，再入陶罐焖制；另一种
是整块肉红烧。东坡肉的
做法使肉质酥软，皮肉都成
酱红色，味道浓郁，适合喜
肥腻口重的人食用。做周
家排骨，是取一斤左右不带
骨的西排做整块处理，第一
步先清水煮至七成熟；第二
步红烧，时间不长；第三步
带汁蒸，这样佐料味道会进
入肉内一部分，出屉后再熬
原汁浇肉上，调制的汁比
东坡肉汁甜，但不过度。

夹肉蘸汁吃，肉质既酥又
嫩，口味比东坡肉清淡些，
不重不腻。

厨师展示烹饪技术，关
键是对调料搭配的选择、对
调料比例的掌握，如同中医
对药方中药材的加减，有时
候是模仿不来的。红烧肉、
东坡肉的历史可谓悠久，吃
到今天才吃出一个新烧法
来，不能不说安师傅的创制
了不起。

周家菜是安筱岩、周衡、
韩若芬三位美食家合作的结
晶，但在菜品创制方面，安筱
岩发挥的作用应更大些。遗
憾的是，周家鱼没有像东坡
肉、宋嫂鱼羹和麻婆豆腐那
样普及开来。这道菜产生于
天津，如今却不见被本市哪
家餐馆列入菜单。

美食家周铨谈烹饪
张绍祖

京杭运河的天津段南起
青县以北，北流静海区，在天
津市区三岔口转而向西北方
向进入北京。那么，我们的
祖先在一两千年前，是如何
选定大运河天津段这条流路
的呢？这里面蕴含着哪些地
质地貌学、甚至文明影响自
然的奥秘呢？

随着海面上升，距今约
七千年前，进侵的海水向陆
地推进到现在的沧州-雄县
东-廊坊-宝坻一线。在这
个被称作“全新世最大海侵
边界”以外，仍然是陆地。但
在这条边界以内（以东）的地
方，会经常受到高潮海水的
淹浸，成为地势低下卑湿的
潟湖-盐沼地区，历史地理
学家考证史书所记为“深不
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的
“贫卤低下之地”，古文安洼
（包括霸州、胜芳一带）就是
这样的情景。

直至距今约三千年前
时，大规模洪水沉积才覆盖
了潟湖西侧边缘；推测直至
最近两千余年、甚至更晚，
洪积作用（因河流搬运造成
泥沙堆积）才推进到古文安
洼腹地。即便如此，现代文
安洼的地表高程一般也不
超过4-5米。近千年前，当
运河天津段贯通时，其西侧
长期是这种难以动土的地
貌景观。

东边的情况又如何呢？
在青县-静海-天津市区以
东，距今约6500-4700年期
间已先后出现了第5和第4
两道贝壳堤海岸线，甚至距
今约1400年前南北朝末期
时的第1道贝壳堤海岸线已
经位于现代海岸线附近了。
人们要问，既然海岸线已在
距今约6500-1400年期间逐
步向东推移至运河流路以东
60公里，那为何当时运河选
线并未东移呢？原因就在于
数道海岸线之间是与运河流

路以西古文安洼一样的潟湖
低地，直至距今约一千年以
来，才有河流冲洪积物覆盖
在上面，在开挖运河时，与西
侧一样，也不具备施工条
件。但是，另一方面，幸亏有
这几道堤，不然运河东侧还
会更加低下卑湿！即便运河
修好，也会遭到特大潮水的
袭扰。这只要看看山东无棣
汪子岛现代贝壳堤海岸线就
知道了，若没有这道天然屏
障，自然条件下的大潮水就
可能进侵至其向陆侧近30
公里处的埕口镇。

始自七千年前的运河
两侧的潟湖低地，被约三千
年前的河流冲洪积物从西
向东渐次覆盖，直至数百年
前，才抵达最东侧的现代海
岸线附近。在这一漫长过
程中，注入海侵最大边界内
的黄河等河流，初期的散漫
分流任意摆动，“均匀地”逐
渐加高潟湖地表高度；渐渐
地，干流雏形开始出现，河
床两侧的天然堤决口扇进
一步沿流路构成近南北向、
宽约十余公里、断续展布的

相对高亢地面，这就是运河
天津段（及其以南沧州段）
的地形基础。多个水系各
自近南北向的天然河道被
先民贯通，且干爽的地表比
潟湖低地更便于开挖。

地学研究揭示了一万余
年至七千年之前河流沉积作
用跟不上海面快速上升，这
是海侵最大边界以内出现潟
湖低地的原因。七千年以
来，原先的河流水系在进入
潟湖区先转变为散漫的细
流，携带的沉积物首先要充
填低洼的潟湖；而七千年以

来海面仍缓慢上升了数米，
这又有助于潟湖的长期存
在。约三千年前开始的农业
集约化，导致河流携带泥沙
大增，潟湖低地的沉积加快，
在散漫细流的基础上开始出
现干流雏形。就这样，古农
业文明反过来又促进洼地内
枝状分流向干流雏形的转化
和决口泛滥扇的出现，从而
为先民选择合适的（南北向）
干流河段的贯通改造、在相
对干爽的地面进行开挖创造
了条件。换言之，即便三千
年之前已有足以开挖运河的
生产力（像今天的大型挖掘
机），但低湿的潟湖环境和没
有农业文明催生的干流雏
形，还是不会有运河工程。
另一方面，当运河通过地形
坡度较大的泛滥扇时，又促
使先民创造了增加运河弯度
来降低流速的巧妙措施。

距今七千年时因海面上
升形成华北平原的潟湖低
地、距今三千年前后农耕活
动促成干流雏形的出现，而
多道贝壳堤天然海岸线又从
东侧屏障着运河，这三个尚
未被人们所认识的京杭运河
天津段选线的地学与古文明
控制因素，构成了一个自然
决定文明、文明影响自然的
相互博弈的生动例证。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

查局天津中心）

运河选线
王 宏

上世纪，天津卫的市民家中都
有水缸。水缸或放在院内，或放在
屋内。那时，还没有自来水，百姓有
吃井水的，有喝海河水的，但都离不

开水缸。水缸
坏了怎么办，
天津卫有一种
手艺人，专门
补缸，方法是
用钻子打眼，
然后用铁锔子
将缸补好，照
用不误。这一
行业与锔盆锔
碗的行业有共
同之处，但有
粗细之分。

●
津
沽3

6
0

行

补

缸

杜
明
岑

文
并
图

在20世纪二三十年
代，大批相声艺人到津，并
集中在南市“三不管”卖
艺，业内称此举为“撂
地”。“撂地”的第一道关就
是聚拢观众，业内也称“圆
粘儿”，在天津“三不管”最
难“圆粘儿”。一直以来很
多观点认为“圆粘儿”就是
白沙撒字，唱太平歌词。
可事实上，“圆粘儿”是要
演员抓住观众心理，更好
地留住现场观众。

在“三不管”卖艺的各
种场子是一个挨着一个，而
各自又都有招揽
观众的绝招。比
如变戏法的靠敲
锣；练把式的会
擦拭、耍弄刀枪
等兵器；表演马
戏的是敲锣打鼓
带吆喝：“看马戏
来吧！都看马戏
来吧!”旁边有人
帮腔：“交代交
代，卖派卖派。
马腿儿溜开了，
哎！腰腿儿溜活
了，哎！马上有三
趟，哎！马下有三
回，哎！你活到七
十七的，八十八
的，白了胡子老掉了牙的，
没见过这新鲜的玩意儿
啊！三人六条腿儿啊……”

在这种环境中，相声
艺人初到天津“撂地”，“圆
粘儿”时就唱“什不闲”，又
叫“十不闲”，这在当时的
天津很少见，新鲜。具体
来说，现场的架子上放有
十样打击乐器，由一人演
奏，艺人表演段子时再凭
“包袱儿”聚拢人；还有就
是用口技来“圆粘儿”，许多
相声艺人都会口技。其中
在当时天津最出名的是汤
金澄（焦德海的徒弟），边演
口技边抖“包袱儿”。也有

的“圆粘儿”靠“骂”，用白
沙划个圈，往中间一站，
骂不绝口，骂什么？骂
的是老百姓心里想骂的
话，骂中有笑料儿。相
声艺人阎德山闯“三不
管”时，用的便是这个招
儿，到后来，每天会有不
少人专来听他骂。相声
开始被接受并逐渐受欢
迎以后，一些艺人“圆粘
儿”时还采用“开门柳”方
法，就是上来就唱，但可
不是普通的唱，如相声
艺人上来就先学“时调

大王”高五姑，然
后诉说艺人的苦
难。最突出的是
郭荣起的父亲郭
瑞林，市面上“张
派（小轩）”的京
韵大鼓听不到
了，他就学张小
轩，然后学留声
机跑针儿找“包
袱儿”。还有的
艺人“圆粘儿”靠
“哭”，往地下一
跪大哭，诉说一
套早已编好的伤
心之事，热心的
天津人见他“可
怜”，就会听他一

段，然后给钱。会“白沙
撒字”的也有招儿，在每
唱完一句后，便冲人流
多的方向，一跺脚，喊一
句：“唉，我说……”然后
接着用沙子写下一个
字，唱上一句。行人听
见背后有人喊，会想：这
是喊谁啊？正纳闷时，又
听见相声艺人在唱完一
句后接着喊“唉！我说
你呢……”这人就想“是
不是叫我呀？怎么回
事？”这样就有机会把人
留住了。

下篇咱讲“开门柳”
也应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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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听父亲讲，他
曾与汉沽舅父董朝武拜天
津西沽太平花鼓会教头王
金榜为师，后来成为滨海地
区小有名气的花鼓手。据
《天津皇会考·天津皇会考
纪·津门纪略》记载，花鼓会
也叫太平花鼓会，于清光绪
年间在天津兴起。相传，天
津的花鼓会是由一位凤阳
人来天津西沽开办，然后流
传下来的。因此，其表演形
式和凤阳花鼓相似。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塘沽与汉沽
花鼓会的活动多在本地公
所内。它与法鼓、高跷一样
久负盛名，当时表演经费来
自大户和百姓捐助。

在抗战年代，穷苦百姓

食不果腹，但人们总是抖擞
精神“苦中求乐”。每逢走到
街头巷尾，只要一提花鼓会，
有人就会手舞足蹈，连耍带
唱，时而还会听到这样的唱
词曲调：“打花鼓、舞花棍，一
路耍到天津卫，文有《西厢
记》，武有《群英会》，岳飞大
战牛百岁。”据当时参与花鼓
会表演的鼓手讲，当时出会
开道有百对童男童女手舞霸
王鞭，为抗击日军侵略而齐
声呐喊：“舞起霸王鞭，怒火

冲云天，打跑日本鬼，好过太
平年。”

关于花鼓会，我的记忆
中有两个印象深刻的片段。
1942年，日军在塘沽地区大
搞强化治安，汉沽的舅父董
朝武（他原为八路军某营营
长），在回乡探亲的第二天，
被日军发现。舅父趁夜划舢
板走水路到于家堡我家避
难，父亲把舅父安置在太古
驳船公司的驳船上——这
样，日本兵就不敢去搜查

了。那时，正逢过大年，村里
操办花鼓会，要到塘沽老君
庙（现塘沽南大街一带）拜
庙。父亲与会头商议，演一
出花鼓折子曲《八仙上寿》，
暗中让舅父扮成寿星老模
样。舅父一路载歌载舞，逃
过了日军的追捕。当天夜
里，舅父搭火车归队。

1949年年初，为庆祝塘
沽解放，父亲召集了300多
名花鼓手，到塘沽战士舞
台（今塘沽体育场）表演花
鼓。大家齐声唱着“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
区的人民好喜欢……”，敲
打着花鼓，热情高涨。当
时的花鼓表演一直演到夜
幕降临。

花鼓会
么庆旺

天津先后有两个“胜
利公园”。一个在和平路
百货大楼（当时叫中原公
司）东北、多伦道和和平路
交口处，这个公园规模不
大，是在“正中书局”原址
上修建的。天津解放前，
书局位于和平路东侧（当

时 叫 罗 斯 福
路），是在沦陷
时期“大丸百货
商店”的基础上
改建的。

天津解放后，位于
鞍山道和新华路交口有
一个天津少年宫，1961
年改建为“八一礼堂”。
在沦陷时期，那里曾是
日本人修建的一座公
园。日本投降后，公园
改名为“胜利公园”。

两个“胜利公园”
韩铁铮


